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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国国时时期期““上上高高密密””地地望望考考
□□孙孙涛涛

  冬日午后，阳光透过飘窗，温暖地洒在
那本珍藏记忆的影集上。我翻看到与著名评
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合影时，耳畔仿佛响
起她悦耳动听的说书声，也想起我儿时听评
书的难忘时光。
  19 8 0年前后，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
《岳飞传》《杨家将》等通过广播传遍千家万
户，风靡大江南北。那时，我刚上小学，收
音机是个稀罕物，我们村总共也没几台。村
中十字路口西南角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一响，
便是全村的书场。中午或傍晚一放学，我们
背起书包拔腿就往大喇叭底下飞奔。附近很
多大人也忍不住放下手头的事情赶去收听。
  “上回书说到，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召
岳飞回京……”刘兰芳的声音又从大喇叭里
“跑”出来了！她的声音像是“大珠小珠落
玉盘”，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令人着迷。
她说“炮声四起”，你耳边就会传来连珠炮
声；她说“金鼓齐鸣”，你便听见沙场战鼓
声声；她说“马踏连营”，你眼前仿佛战马
嘶鸣，卷起漫天烟尘……我们仰脸望向那个
铁皮喇叭，仿佛那里真能杀出“踏破贺兰山
缺”的岳家军来。
  刘兰芳说书，喜怒转瞬之间，动静改口
便有，一张嘴里藏乾坤。说《岳飞传》，到
了悲伤处，她声调往下一沉：“朝廷以‘莫
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于风波亭，千
古奇冤啊……”话音未落，底下听书的女人
们便抹起眼泪。说《杨家将》，一到厮杀场
面，她的语速陡然加快，字字如爆豆：“只
见杨六郎一杆枪舞得风雨不透，啪啪啪！连
挑辽将二十八员！”听到起劲处，孩子们再
也按捺不住，拿树枝当长枪比划起来。
  每当说到扣人心弦的紧要关头，她就戛
然而止，“啪！”醒木一拍，声调一扬，徐
徐收音：“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分解。”故意一停一顿间，听得我们大气不
敢出，在刚才的精彩场景里沉浸良久，随后
便七嘴八舌地猜测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意犹
未尽地各回各家。她在说《杨家将》时，不

知多少回以“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收尾，吊
足了我们的胃口，既有没听过瘾的遗憾，又
有萦绕心头的期待，翘首以盼明天的听书时
刻早点到来。
  后来，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花二十几
元——— 那是父亲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
“长征”牌收音机，结束了我大喇叭下听评
书的时光。但是，新的烦恼随之而来，家里
的农活需要我添把手时，我不得不忍痛割
爱。一个星期天，刚吃完午饭，我正津津有
味地收听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正说到两
条好汉李元霸和裴元庆要决一死战时，母亲
下了“命令”：“快关上，趁着天好，咱们
去北坡拾棉花！”尽管我心里不乐意，嘴上
还是连忙答应。我一边拾棉花，一边挂念着
评书里李元霸和裴元庆谁先出招，只盼望早
点干完回家，别错过傍晚的重播。不料回家
时天已擦黑，重播虽未结束，但恰恰没赶上
这一段，留下深深的遗憾。直到几年前，我
才借助网络搜到这回书，痛痛快快地听了一
遍又一遍，了却一桩心愿。
  我听书越来越上瘾，除了刘兰芳的评
书，单田芳的《百年风云》《明英烈》，袁
阔成的《三国演义》，田连元的《刘秀
传》，田战义的《李自成》……同样令我着
迷。从评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滋养了我以
后的学习和工作，助我走上写作之路；从评
书中学到的为人处世道理，成为引领我走好
人生之路的明灯。
  值得一提的是，30多年后，我去沈阳采
风，机缘巧合，偶遇刘兰芳老师。当时75岁
的评书大师从电波和岁月中穿越而来，和蔼
的面容、熟悉的声音是那样亲切而真实，一
张合影定格下珍贵瞬间。
  在文化娱乐形式日益多元的今天，听书
仍是我的最爱。岁月流转，尽管收音机换成
了手机，无线电波换成了互联网，定时广播
变成了随时点播，但那些熟悉的声音和故
事，依然那样真切鲜活，永远在我的记忆中
回响。

  韩铁英是诸城乔家巴山人，抗日战争时
期，他活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滨北地区（今诸
城、日照、五莲一带），是一名文武双全、让
敌人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武工队“领头”队员。
近日，怀着对韩铁英的景仰，我来到了位于诸
城市昌城镇乔家巴山村的韩铁英故居。
  我对于韩铁英更多的了解，还是来自于曾
任潍坊市文联副主席、作家韩钟亮所写的《潍
河匪》《远山的呼唤》等文章，韩钟亮是韩铁
英的堂弟。
  1937年，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王辩
与丈夫赵志刚等人从外地回到诸城相州，成立
中共诸城临时特别支部，并动员王满、王希
坚、王成等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满是王辩的妹
妹，那时已在诸城乔家巴山小学任教。
  韩铁英在王家巴山小学读书时，弄到了一
把手枪，经常跑到后山练习，练得一手好枪
法。在王满的影响下，韩铁英开始参加革命，
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共巴山党
支部成立，他任组织委员。1941年，韩铁英瞒
着家人投身革命队伍，骁勇善战，又是神枪
手，参加了许多著名战役。他一生热爱军队，
即使后来到了地方工作，还是穿着一身洗得发
白的旧军装。
  不巧的是，当天韩铁英故居院门紧锁，我
们只能在屋后留影纪念。记得这里还曾发生过
一次激烈的枪战。《潍河匪》中写到，1945年8
月，潍东县委成立，驻地设在乔家巴山，韩铁
英的家就成了县委书记江涛等办公的场所之
一。9月4日拂晓时分，汉奸王金铭突然率部偷
袭村子，包围了韩铁英的家。韩铁英临危不
惧，等家人躲进牲口棚后，他躲在影壁墙后，
一边用匣子枪阻击着敌人，一边迅速地从地上
拾起敌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投掷回墙外，一直
坚持到县大队前来救援。
  这三间低矮的土屋几经翻修，过去的痕迹
早已不在，但那场枪战连同韩铁英的革命事迹
已载入史册，永远不会磨灭。

岁岁月月的的痕痕迹迹
□□王王洪洪智智

“陈頙上高密豆”陶文

听听评评书书的的时时光光
□□李李守守亭亭

  潍河中段有战国古城“上高密”，史书无
载，最早见于清末潍县金石学家陈介祺“高密
造戈”题跋。陈氏言曾于曲阜孔府见一戈，铭
文为“上高密造戈”，收录于《簠斋金文题
识》《簠斋存古馀录》中。近来又发现大英博
物馆藏有“上高密造戟”，同治六年（1867
年）入藏。
  2024年，坊子区境内的潍河西岸新出土战
国陶器一批，器型以釜、豆为主，出土时多已
残破，部分上有戳印齐陶文，携带地名“上高
密”，文字相对完整的主要有“陈㭪立事岁上
高密豆”“陈㭪立事岁上高密釜”“陈頙上高
密豆”“陈頙上高密釜”等几种。“立事
（岁）”题铭是齐国特有的一种工官题铭制
度，与工官制度有关，工官即当时管理官方手
工业的官署。此次出土地位于古高密城西南，
而陶文名字中又含有“高密”二字，可知其得
名和当时的高密有着密切的联系。
  潍河附近的地名，从先秦到汉初，许多城
市有规则地出现，它们的特点是相距不远，城
市名中都有着固定的一个字，体现了它们之间
存在的某种联系。如自南向北有昌城、平昌、
昌安、都昌四个城，名字中均带有一“昌”
字。此次潍河西岸出土的划刻文陶片中，有
“xx平丘釜”的铭文，附近的安丘古名渠
丘，平丘之名无疑跟渠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而“密”字同样有着它自己的古城体系，
城池聚集在潍河中段区域内，目前根据典籍记
载和出土实物而发现的古地名有密、高密、上

高密、上假密、下高密、下

密、密乡等，它们中有的其实是同
一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相互之间的得名
也有着紧密的参照关系，“上高密”得名的参
照物大概是高密。
  《史记》“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
密，大破之，斩龙且”中，记录了潍水之战时
潍河西岸的古地名“上假密”。潍水之战时，
龙且驻军在高密，位于潍河之东，韩信军位于
河西隔河相对。韩信于战场河水段上游筑坝囊
沙断水，引龙且率前军过河后放水，后军不得
过河。韩信、曹参遂大破龙且前军，斩龙且于
上假密。故“上假密”是在与潍河东岸的高密
城所对应的这一段潍河西岸的范围内，而后这
座古城随着历史的进程降为远低于县一级的
亭。清顾禹祖《读史方舆纪要》中载：“假密
亭在（诸城）县东北，《史记》曹参从韩信击
楚将龙且于上假密，破之，即此。一云在高密
县境。”“上高密”系列陶器出土于潍河西
岸，出土地与古高密城隔河相对，与史书中
“上假密”的位置高度重叠，故战国“上高
密”应该即汉初的“上假密”。汉代时，上假
密东北为高密，汉高密再北为下密城，可知此
地域上、高、下的位置是自南往北而得名，很
可能是根据地势的高低（南高北低）或者水流
的方向（自南向北入海，上游在南）而定
义的。


